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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安身立命
吴 鲜

可以这么说，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之
上，植物一直都占据着统治地位 ，亿万
斯年的进化与繁衍， 一路枝繁叶茂，且
生生不息。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植物是
如何安身立命的？ 换句话说，植物的安
身立命， 与我们人类自身又有何关联
呢？ 息息相关。 四个字，简简单单，真真
切切，但却可以诠释一切。 我离开乡村
大地，进入城市生活，几近三十年。 但在
我的潜意识里，我一直都生活在植物中
间。 吃的菜蔬，养的花草，就连傍晚散步
之际目之所及的人为的景观带，精心打
造的花境，以及散落在城市边缘的树木
野花野草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藤蔓植
物。 但它们，无一例外，都生长得很好。
这让我不由得打心眼里佩服 ， 经风历
雨，一路坚强，生生不息，生命花开。

故乡的大地之上， 生长着植物，也
生长有我们，生长起袅袅炊烟的一日三
餐， 也生长出我们日益强壮的健康体
魂。 我的故乡地处皖中，襟江带淮，属丘
陵地带，山多而水少，从某种程度上讲，
植物的安身立命极为艰难，关键之处多
在于一个水字。 有一年大旱，爷爷每天
都早起，天不亮就起床，车水灌田，挑水
浇菜。 土地，庄稼，是爷爷一生的命脉。
向上数三代，我们家都是地地道道的农
民。 乡村耕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
分四季，努力加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植物的安身立命，也是乡村农民的安身
立命，有了稻子谷物与粮食 ，有了棉花
菜蔬与果子，才能养活一大家子。 仓廪
实而后知礼节。 在乡村，生存历来都是
第一要务。 爷爷的安身立命在田野之
上，奶奶的安身立命在菜园地里 ，父亲
的安身立命在绿色军营，母亲的安身立
命在基层工作，我们兄弟仨的安身立命
在书本之中。

在很多的时候，人们的想法就是那
么的简单，一日三餐，吃饱喝足，然后 ，
该干嘛干嘛。 可植物就不一样了，它们
无家可归 ， 只可裸露于广袤的大地之
上， 时时要经历风吹雨打与日晒雨淋。
有时，我也替植物鸣不平 ，它们的生存
环境如此之恶劣，但它们又为何还生长
得那么好呢？ 曾在某个风雨交加的夏日
夜晚，父亲孑立窗前，凝望着远方，看着
那一地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植物。 末了，
父亲曾郑重地向我们兄弟仨说起———
温室的花朵长不大，人 ，一定要经风历
雨，方能茁壮成长。 父亲是有资格说这
样话的， 因为他在军营一呆就是多年。
绿色的军营，绿色的植物 ，从某种精神
层面上讲 ， 它们的岁月行走都是一样
的，向往光明，努力成长。

大地 、天空 、泥土 、雨水 、风儿 、阳
光、光合作用，构成了植物必要的生长
要素。 植物从植根于大地的那一刻起，
它们就明白无误地懂得了一个既深奥

又浅显的道理，扎根大地，努力成长。 这
是一份精神，更是一种力量。 来自大地
深处，来自人间期盼，来自自身省悟，来
自天空召唤。 在每一个熟睡的夜晚与醒
来的黎明，植物吐故纳新 ，植物默默生
长，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新鲜氧气，一个
又一个清晨的醒来，我们都备感大地的
辽阔氤氲与清新鲜活，植物 ，确实功不
可没。 植物的安身立命，一步步正走进
着我们烟火人生的每一份日常。 粮食、
蔬菜、野草、鲜花、树木、真实、美好、鲜
活、生动。 诗人海子说，植物和人类一样
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 是呵！ 活在
这珍贵的人间，真好！ 植物的安身立命，
在大地之上，在天空之下，在岁月之中，
在世人心里。 向植物学习，向阳而生。 向
植物致敬，努力成长。

多年之后，当我再次回到生我养我
的那片土地。 故乡、大地、日月、阳光、雨
露、风霜、雷电、植物、人们、乡村、农事，
久远的回味，鲜活的记忆，一个个、一件
件、一桩桩，一样也没有少。 它们就像门
前的树木、田里的庄稼 、远山的青翠一
样， 一直以来都还保持着原有的模样。
我行走半生，归来鬓已发白。 这是一份
成长的代价，这是一种生命的必然。 植
物的安身立命在故乡，我们的安身立命
在异乡，故乡的岁月，异乡的日子，我们
与植物都不会感到孤寂， 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 ，彼此欣赏 ，互相勉励 ，一路向

前，生命花开。 呵呵！ 植物的安身立命在
某种程度上教会了我们一路成长的本
领，在自然风雨之中，在人生历练当中，
坚韧，顽强，执着一念，奋勇向前。 这是
一种很好的乡村品质，这是一种很好的
村庄精神。

植物弥漫与无边覆盖的乡村，绿意
盈盈与一路花开的乡村，大地炊烟与夜
晚宁静的乡村，吐故纳新与鲜活无比的
乡村。 哦！ 原来呀！ 植物的安身立命，一
直都在那里！ 那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
有凉风冬有雪。 那里，春暖花开，春和景
明。 那里，荷花飘香，蝉鸣树间。 那里，稻
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那里，大
地藏冬，一地的冬日暖阳沉进门前的金
黄草垛与竹林深处。 归途如虹，飞鸟与
人们 ，土著的乡人 ，异乡的游子 ，我们
哟！ 哪一个，不打心里，感谢大地？ 感恩
植物？ 养活养大，身体精神，岁月时光，
诗意远方。 如果说，我们站在岁末阳光
下，非要给予植物一份礼赞 ，那我不用
思考，定会脱口而出：感恩常在，感动非
常。

植物的安身立命 ， 我们的安身立
命，相辅相成，互为交织，共同营造起一
个又一个大美而又鲜活的烟火人间，尘
世，人间，美好的人间岁月，但愿 ，我们
能如植物那般，安身立命，笑傲苍穹，幸
福人间 ，流连岁月 ，各美其美 ，美美与
共。

黄山云海 荣风杰 摄

念湖晨曦 吕彭泽 摄

何为通达智者？
黄惟群

前些时有个电视专题报道“诸葛亮的后代”，我颇有兴趣
从头看到尾，很有意思。 一千七百多年过去了，诸葛亮的后人，
还住在按他八卦图建造的村落古宅中，遵循他的遗训，同心同
德、平平静静过日子。 很感叹，也很佩服。 感叹佩服的是诸葛
亮，有这样的力量，将他的后人牢牢凝聚一起；也感叹佩服他
的后代，对自己先人的忠诚崇拜一千七百多年不变。

电视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村落自备的诸葛小学中，诸葛亮
的后代幼童们，齐齐背诵他的《诫子书》：“夫君子之道，静以修
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童音缭
绕，该是很使人肃然的，却不知怎么，我看了不太舒服，困惑好
一阵子，想的是：如此要求，于孩子是否过高？ 与心灵是否有
悖？ 这样的准则生活，还能活出多大乐趣？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该是对具远大志向者而言，且只
对远大志向中的一部分人。 人的性情是不同的，对症下药，要
求也不同。 这且不说，光就卧薪尝胆的实际意义，也并非对谁
都是好事。 不是人人都胸怀大志的，也不是人人都适合胸怀大
志。 世上真能完成大志向的人有几个？ 太少太少！ 这是一件很
辛苦的事，代价太大。 如果志没成，却一辈子寂静寡欲，不成人
生一大悲哀？

“静以养身，俭以养德”，也是对大多数人的不妥要求。 现
代世界越来越讲究心灵开发。 人有七情六欲，一个社会中，人
的普遍欲望越得到满足，这个社会就越进步、越合理。

常有成人将 “明志”“致远”“修身”“养德” 之类当作座右
铭。 我总觉不妥。 几十岁的人，一盘棋是输是赢或不输不赢都
已定局。 为养身修心，活得长久点，或为风雅，均可理解，若还
想着远大前程，一鸣惊人，不客气地说，迂腐了。

我一向不刻薄自己。 我非栋梁之材， 也无意成为栋梁之
材。 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只要能够，怎么活得快乐就怎样活。

前几日，几个朋友来我家玩玩，喝了点酒，唱了点歌，很高
兴，一直玩到次晨一点，就这，我还不无惋惜，感叹道：“人间没
有不散的宴席。 ”送朋友到门口，兴奋不减，我又说了句：“真希
望日日派对，夜夜笙歌。 ”朋友接着说：“及时寻乐。 ”听言，我双
掌一拍，大叫一声：“说得对! ”

及时寻乐这词，听上去轻飘飘，一股消极、玩世、不务正业
的纨绔子弟味，历来没地位，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更不登大
雅之堂。 其实，及时寻乐，也即现在常说的“过好每一天”———
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生命苦短，来去匆匆，今日社会越来越重视生命的质量。
过好每一天，说来容易，做来并不易，需要正面的人生态

度，需要一份潇洒、一份豁达、一份肚量、一份智慧……真正做
到，方可称为通达智者。

喊
鞠志杰

黄老太是七十岁时搬到小儿子来来家
住的，那年，黄老太刚没了老伴儿。

彼时 ，来来刚过四十岁 ，夫妻俩非常恩
爱，有一个女儿小丹 ，上初中 。 来来上面还
有三个姐姐 ， 都嫁得很远 ， 黄老太指望不
上。 老房子出租 ，房租全交给来来 ，黄老太
说得好 ，这是我的生活费 ，但房产证不能给
你，得看你表现 。 那意思你若是不孝顺 ，甭
想得到房子。

来来怕黄老太，从骨子里怕。 来来媳妇
也怕黄老太，大气都不敢出。 邻居们常听黄
老太高声训斥来来和儿媳妇 ， 但他俩却没
一个敢顶嘴 。 这样的好处是只听黄老太一
个人在喊 ，往往喊了一会儿就没意思了 ，便
自己噤了声 。 尽管喊得时间短 ， 但天天都
喊，这让邻居们也有点受不了 。 要知道 ，黄
老太的嗓门可真洪亮 ， 就像是女高音歌唱
家，中气特别足 。 来来家住三楼 ，黄老太一
嗓子 ，犹如在半空中炸了个雷 ，隔三个单元
几十米外的住户全能听到 ， 前后楼的就更
不用说。 有好奇的邻居向来来打听，你妈咋

那么大嗓门啊？ 来来无奈地摇摇头，说没办
法，她是纺织厂退休的 ，在车间和工友说话
全靠喊。

那黄老太天天都喊些啥 ？ 其实可简单
了，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 比如 ，早晨来
来进了卫生间 ，时间长了些 ，黄老太就喊上
了：“还不出来，还不出来 ，你都进去半小时
了。 ”注意，这个“还”字发四声，声音喊出来
后向下坠还加重，因而格外响亮。

要是到了星期天 ，喊得更多 。 为什么 ？
和小丹对喊。 别看儿子和儿媳妇怕她，孙女
却不怕 ，有时 ，这一老一少喊起来就是一阵
子。 黄老太喊：“边玩手机边写作业，还能写
好？ ”这个“还”字仍发四声，而且，黄老太特
别爱说这个 “还 ”字 。 经常说的短句子有 ：

“还让不让人活了！ ”“还有个章程没？ ”“还
听不听话！ ”那边小丹也跟着学，“还让不让
人写作业了？ ”“您老还有完没完？ ”那腔调
竟然也有点像黄老太，这基因可真强大！ 别
看小丹这么喊 ，黄老太却不生气 ，只是跟她
对喊。 但黄老太从来不骂人 ，别看嗓门大 ，
喊出来的句子却没有一个脏字。

真是奇葩 ！ 所有知道黄老太的邻居都
这么说她 。 因而 ， 人们就想一睹黄老太芳
容。 可黄老太极少出门，也不跟邻居们在一
起玩。 邻居们都在亭子里打麻将打扑克，或
者到小区的小广场跳舞 ， 但黄老太根本不
往前凑。 每天也出来溜达一会儿，但通常都
是早上，到早市买点蔬菜回来。 买回菜便开
喊：“都几点了？ 还不起床！ ”这个“还”字仍

是发四声。
就这样，黄老太已喊了五年，喊得小丹都

上了大学。 小丹一上大学，没有了对手，黄老
太喊得少了。 虽然少，但仍是喊，从不间断。

直到有一天———
那天 ， 人们突然听到来来家传来婴儿

响亮的哭声 ，那哭声格外嘹亮 ，甚至超越了
黄老太 ，人们就愣住了 。 也是怪 ，自从有了
婴儿的哭声，黄老太就再也不喊了。

又过了些日子 ， 黄老太竟然抱着一个
胖娃娃走到邻居们中间 ， 那叫一个喜笑颜
开。 黄老太逢人就说 ，儿子儿媳孝顺啊 ，让
我也抱上了孙子！

原来 ，因为儿媳是高龄产妇 ，竟然在家
保胎八个多月。 直到生了，人们才知道。

又过了几个月 ，来来家又传来喊声 ，是
小丹：“啊，你个小东西，还哭 ，还哭 ，再哭看
我不捏死你！ ”小丹放暑假回来了。

这时 ， 久违了的黄老太的喊声破空而
来：“还真胆肥了呢 ！ 我看你敢动你弟弟一
指头……”这个“还”字仍然发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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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飞
王奕君

老张惧内，在单位是出了名的。
老张平素脾气极好， 提起这件事儿他不但不

否认，还乐呵呵地很知足的样子。 多年来，老伴管
理着包括老张在内的家中全部事务，而老张呢，常
常是被闲置在沙发上，喝喝茶，看看电视，倒也轻
松自在。

上周末工会组织去白洋淀， 老张是唯一缺席
的人。

老张不常旅游， 有数的几次都是和老伴儿一
起报名的。 报名截止前一天，他鼓足勇气一说，老
伴儿就抻下脸来，而且一反唠叨的特长，一晚上没
说几句话。 老张想了想，还是打消了出游的念头，
服从了一辈子， 又何必因为一件小事招夫人不高
兴呢？

下午，老张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很是难熬，
没到下班时间，他就找了个理由，推上自行车，出
了机关大院。

不远处就是一个花鸟市场，他不急着回家，就
推着车子一路走过去。

“看看这鸟儿？ ”一个笼子举到老张跟前。老张

漫不经心地用身体倚住车子，一只手扶着鸟笼。 他
没想买。 老伴儿是绝不允许家里养这种不洁之物
的，可是说不清为什么，老张竟也没有走的意思。
周围人声嘈杂，老张的脑子里也乱糟糟的，好像有
无数个声音同时在跟他说话， 又好像并没有人跟
他说话。 老半天，他都凝视着那儿。

看着笼子里两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 笼子是
金属的，精致漂亮，泛着银色的光泽，里面镶着小
巧的碎花瓷碗，一个放水、一个放小米，很精心的
安排。 老张有点儿神思恍惚，不知不觉中，他的手
指戳到了笼门儿。 轻轻一推，“啪”的一声，门开了。
笼里的鸟儿也都愣了一下。 其中一只马上蹦了出
来，先是一愣，接着就“扑棱”一下飞了出去。 老张
仰着脸，半张着嘴，忘情地看着那只鸟，看它扑打
着柔软而灵巧的翅膀，画出一条优美的弧度，飞向
了远处的天空。

在周围人的唏嘘中， 老张掏出钱放在笼子上
面，什么也没说，推上自行车，径直朝前走去。 沿着
这条路一直走，越过陌生的人群，他的整洁舒适的
家，就在前面了。

大暑馥郁（外三首）
李志胜

雨线系着的箭羽，只有枝叶看得清
那亮晶晶的阵地
一片一片，连成了绿色的滩涂

水军无数次冲锋
盆栽的柠檬树， 沐雨绽放的白花

瓣
仅为沦陷区之一

内蕴的香气，倏降，急沉
积聚为越来越重的负荷，拖累花蕊

飞不起来的梦想
不愿走落叶的路。 偃旗息鼓前
寻找秋日接盘侠的念头，越发执著

纳 凉
寂寥的夜色被清风拱着
一匹黑绸在我面前翻江倒海
电动车的充电声里，躺着一位
打呼噜的小胖子
屋檐下传来视频———润润，我的孙

子
他安静的睡眠，正接待天使

暑热就这样不甘心散去
我的座下是大海，是浮床，是摇椅
我的小院赛过世上最美的龙舟
葡萄架的顶棚，栅栏墙的护栏
四周树木、果蔬的暗影……都刻有
好看的花纹

夏夜搁置成一碗冰糖银耳汤
你的笑意漫不经心吹来
趴在手机屏上的蚊子，其前生
可是不惧海妖歌声的水手
我一边拨拉信息泡沫，一边趁机捕

捞
这凉爽中疾窜的游鱼

一个眺望的人
一个眺望的人被囚禁。曾雄心勃勃

的他
清晨仅剩下一扇半开的窗户

鹰隼，山巅，骏马，高原……皆被幻
觉收走

他只能在他斗室般的心田，建造庙
宇

岁月的雪霁与寒噤，早就撇清了关
系

时下关心的是暑季的汗珠、蝉鸣
城市内涝的涨幅，昔年坑塘的下沉

度，以及所有亲人的笑脸

一个眺望的人因为怀揣烈焰被囚
禁

自作自受的他，虽然放弃了一场大
暴雨

但他心田的建筑废料，却无谁承接
和搬运

音乐响起
所有的融入者都灵动起来
包括少林棍、太极拳，舞剑上红缨

穗
晨练老人的响鞭、陀螺
静心聆听者也比比皆是
譬如，广场四周的绿化树
树池里生发的小草
搬把凳子，坐着排队等打疫苗的
大爷、大妈，少男少女
风，睡在大头觉里不觉醒
清凉仅停在理论层面
就像路边，夜泊“秦淮近酒家”的
货车，长途跋涉后的歇息
与音乐无关
就像岩石与溪水， 音乐的淙淙流

淌
和傍水而憩的黝黑、黛绿
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
这时候，折扇在音乐声中
展开，又合拢
跳绳于音乐声中忽上忽下
我忽左忽右的目光
因为心有所寄
把音符当中药颗粒，加熹微晨光凉

服
期待稍后的心想事成

天青色等烟雨
宋 扬

一夜雨疏风骤， 暑热终于被赶跑
了。 清晨， 小城湿地公园的一切都在
燥热中沉静下来。

从小暑起 ， 老天爷开始持续发
力， 入伏， 更是每天赤日炎炎， 威力
一天盛比一天。 那些初夏时还夭夭灼
灼的虞美人 、 百合全都耷拉起了脑
袋。 一场雨， 让柳枝柔了腰身， 在风
中荡， 在风中摇； 柳叶儿囧着的脸也
舒开了笑容， 仿佛那雨是玻尿酸， 是
羊胎素， 是立竿见影的回春妙药， 让
被骄阳烤蔫儿了的叶片一下子还了
魂。 你看， 那每一片叶上都泛着柔柔
绿光， 水灵灵的， 似少女的肌肤， 婴
孩的脸庞。

湖水涨起来了。 不是春天， 也自
有一番 “春江潮水连海平” 或 “潮平
两岸阔” 的幽旷之美。 近处 ， 粼浪轻
涌， 漾起来， 一迭一迭。 远方， 它们
却又平静得像一整块半透明的镜子或
水晶， 倒影着凝固着天空中薄薄的青
云； 小鱼二指宽， 偶尔蹿出水面， 白
光一闪； 往日潜藏在水的深处避暑的
小凫露出水面， 三三两两。 水面温度
刚刚好 ， 它们就那样悠悠然划过来 ，
又悠悠然划向远处。

树和天空永远是鸟的天堂。 一只
花背斑鸠站立桉树顶梢， 王者君临天
下般俯瞰它脚下 的我 和 这 个 世 界 。
“叽驾驾驾 ”， 它好像在指挥着什么 ；
麻雀在灌木丛中蹦哒 ， 对它们而言 ，

雨后的每一根枝丫都是全新的、 有诱
惑的， 值得它们用双脚去亲近的； 鹭
鸶有颀长的脖颈和纤瘦的腿， 每一次
踱步 ， 都像一个着唐朝玄衣的女子 ，
一步一莲花。 有时， 它们飞起来 ， 有
节奏地扇动双翅， 空气里， 似乎就开
始有香香的风在流淌了； 从湖面吹来
的风不再干热难耐， 溜进耳朵， 有一
种凉凉的清爽； 平素里没完没了聒噪
的蝉哪里去了？ 难道它们也趁着清晨
的凉意屏息敛声了？ 莫非， 它们正在
为下一轮暑热开启时声嘶力竭的呐喊
蓄养精神？

被褥热囚禁在空调房整整半个月
的人们一个个都出来了。 他们珍惜这
酷夏中难得一遇的好天气， 就像他们
珍惜隆冬时节的每一缕阳光。 “天地
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 很多时候， 大
自然亘古不变执行着夏热冬凉的天地
时序， 并不因人的喜乐好恶而改变这
一定律。 有时， 它也同情在烈日中苦
苦挣扎的人类， 施舍短暂的冷雨与凉
风。 然而， 这种施舍也可能幻变为暴
风骤雨， 带来台风、 泥石流， 毁坏庄
稼、 城市， 甚至危及人的生命。 对此，
我们人类束手无策， 我们只能在尊重
与适应自然的同时， 默默祈祷大自然
的恩赐不多不少， 温温柔柔地来。

天青色又将烟雨。 多么期待， 这
场雨， 不大不小， 来得久一点， 再久
一点……


